
、什么是军事谋略？

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

谋无以成功。

《黄石公三略》

何谓军事谋略？对此，人们反视着战争舞台上发生

的那些精彩动人的事件，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不同的回

答。鉴于此，我们就首先从什么是军事谋略谈起，对军

事谋略的含义作一个准确合理的诠释。

东汉许

先来看一下一般意义上谋略的含义。“谋”与“略”

的原义是什么呢？中国训诂史上第一部字典

慎的《说文解字》解释说，“谋，虑难曰谋，从言某

声”，“略，经略土地也，从田各声”。可见，“谋”的本

义是“虑难”，就是思虑解决繁难矛盾的方法；“略”的

本义是“经略土地”，划定疆界。而现在所谓的“谋”

与“略”，自然已经从其本义衍生出来更多的意义，如

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中，对二字分别列有十余

个义项，其中都有一项十分相近的含义，就是“计谋、

策略”。“谋略”一词就是由上述两个语素或词根的同义

项联合构成的复合式的合成词。《辞海》、《现代汉语大

字典》等工具书对“谋略”的释义都是“计谋策略”。

这一解释是用了两个近义词“计谋”和“策略”来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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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中记载了谋略

简明地作了解释。其实，与“谋略”一词概念相近的词

语有很多，如，单音节词有：谟、谋、略、计、智、

权、策、韬、谞等，双音节词有：权谋、智谋、计策、

机谋、智术、猷略、权策、谋虑、策谋、机略、权策、

权诈、略术、韬略、智策等，多音节词有：计谋策略、

智略权谋、才策谋略、长算远略、奇谋妙计、雄才伟

略、文韬武略等。

考证军事谋略的含义，从历史文字记载上作些探寻

是必要的。就普遍意义上讲，尽管人类军事谋略的实践

早于文字的出现，但对词义的考证，我们可从中看到人

们对军事谋略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国现存最早的关

于上古典章文献汇编的古书

大禹谟》记载，舜概念和谋略词语的产生。据《尚书

禹贡》中“略”这一词也出现了，几乎

的大臣益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使用“谋”这个词来表达

“谋略”概念的人，书中还记载了舜也使用了“谋”这

个词；《尚书

与“谋”一词同时代出现。《大禹谟》所记叙的是人类

社会由原始社会逐步走向奴隶社会的变革时代，当时私

有制已经萌芽，人类战争开始出现，人们在头脑中形成

军事谋略的概念是可能的。如黄帝战蚩尤的涿鹿之战，

已是全国规模的大战。面对蚩尤强敌的进攻，黄帝已懂

得利用天时、地利、人和，采用诱敌深入谋略，避其锐

气、击其惰归，造成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

后，大败蚩尤。春秋时期的《管子》一书中，多次使用

了“谋”这一概念，并把“智”与“谋”两个语素连起



的含义。西汉刘安《淮南子

来使用。到春秋末期，《孙子兵法》问世，明确地提出

了“上兵伐谋”的思想，开始将“谋”一词限定于专指

军事谋略。秦末汉初的兵书《六韬》中，第一次把

“智”、“略”、“权”、“谋”四个语素连结起来表达谋略

兵略训》中所谓的“兵

略”即军事谋略。三国时期，魏散骑常侍何曾向魏明帝

的上疏中，历史上第一次把“谋略”二字相连使用来表

达军事谋略。《三国志》中评程昱、郭嘉等人“才策谋

略，世之奇士”，《陆逊传评》日：“予既奇逊之谋略，

又叹权之识才”，这是为称赞军事人才之创用名词。可

见，从谋略概念最早出现于记载，历时两千余年才第一

次用准确简明的“谋略”一词来表达。

尽管谋略的产生并不只是局限于军事领域，但是战

争的对抗性、激烈性、残酷性决定着它是谋略生成的重

要的发源地。因此，人们常说的谋略，往往就是指代军

事谋略而言的。近年来，随着新军事变革步伐的加快，

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高新技术飞速发展，为军事谋略的

运用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天地，人们对军事谋略的日益关

注，对其含义的认识更为深刻。我们认为，所谓军事谋

略，即军事斗争中的计谋和韬略，就是指在战争准备和

作战实施过程中，对抗双方在既定的物质条件的基础

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适时采取恰当的作战手段和

军事计策。可以说，军事谋略是战争发展的产物，是人

的主观能动性作用于物质力量的具体体现，是活力对抗

中撞击出来的火花。在活力对抗中形成策略、方略，是



“出其不

军事谋略区别于其它种类谋略的重要特征。通俗地理

解，军事谋略就是指挥员在掌握丰富知识的基础上，根

据战争的实际情况，通过思维所产生的制敌妙策。就其

性质而言，它高于一般的战术原则，反映了军事斗争一

般规律，因此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较长的生命力。这就

是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古代谋略论著至今仍有较高

实用价值的原因之所在。

革命导师列宁明确指出：“没有不用计谋的战争。”

古今中外的战争史表明，“兵以诈立，多谋者胜”，因

此，“用兵之道，以计为首”，“将帅之道，谋字第一”

等格言，也就成了许多明智的军事家的信条。

意，攻其不备”成了军事斗争制胜的妙诀，也是军事谋

略的核心和要旨。以往战争史中流传下来的许多奇谋方

略（如三十六计等），以及古代军事谋略家总结提出的

许多谋略原则（如孙子提出的“十三诡道”、奇正相变、

攻其必救、以迂为直等），时至今日仍闪烁着真理的光

芒。尽管在军事对抗中，无论哪一方，为实现自己的既

定目标，在施展军事谋略时，需要人为地制造出许多假

象来，但军事谋略并不只是军事斗争中的欺骗术，而是

一个内涵宽泛的概念。

善于施计用谋的指挥员，就能够在异常复杂的战争

舞台上屡建奇功，即便处于进退维谷之际，仍能发挥创

造性思维，想到超乎常人的奇计和妙策，力挽狂澜，扭

转战局，这就是军事谋略的作用。深谋远虑的本领来自

于广博的知识，而知识只有转化为智慧才有价值。“识



、军事谋略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

多才能智广”，“足智始能多谋”，“善谋方能制胜”，就

是这个道理。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也。

《孙子兵法》

谋略的出现，有着久远的渊源。但到底源于何时？

长期以来，对这一命题有着各种各样的推论和设想。有

人说，谋略源于劳动，人类与大自然作斗争而产生智

慧，劳动是生成智慧的温床；有人说，谋略源于战争，

人类间的争斗、厮杀，是产生谋略的土壤；也有人说，

谋略源于思维，谋略伴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而发展，谋

略是思维对抗的成果；还有人说，谋略源于兵学，世所

公认的东方兵学鼻祖孙武，可以说是谋略的鼻祖；还有

人认为，谋略与动物求生的本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以上

各家之言，都有一定的根据和道理。就军事谋略来讲，

随着人类的进化，思维的发展，为智慧奠定了基础，进

而智慧开拓了人类前进的道路；人类运用智慧与大自然

作斗争，战争出现后，这些智慧转而用于人，这才拉开

了军事谋略运用的序幕。

在战争还没有出现以前，人类在同恶劣的自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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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据《易

境、飞禽走兽的斗争中，不仅学会了使用自己的体力，

而且懂得了运用自己的智慧。在远古时代，人们为了生

活，“钻木取火”以获得能源；为了生存，由操纵石头、

木棍、利器到挖壕设障，并随着生产工具的发展，创造

了一整套猎取食物的方法。如，挖陷阱诱兽落网，挥器

呐喊驱兽进入绝境等等。其方法也是由低级到高级发

原辞》记载，我们的祖先在围猎布阵中，

逐步形成了以十人为战斗编组的打虎战斗队形，区分为

主攻队和助攻队。助攻队负责发现、吸引和轰赶野兽，

主攻队负责设伏、突击和歼灭。这种谋划猎兽的方法，

无疑是军事谋略原始的雏形。

战争出现之初，作战双方通常是兵对兵、将对将的

厮杀。这种战争主要是力量的较量，战争的胜负主要取

决于将士体力的大小和人数的众寡，其结果往往是强胜

弱败。在这关系于生死存亡的情况下，弱者要战胜强

者，就不得不寻求打败强大对手的其它途径，而不能以

硬碰硬。因此，变“以力求胜”为“以谋取胜”的思想

开始萌芽。

但是，谋略真正运用于军事领域还经历了一个漫长

的过程。从我国古代历史看，起初，由于受封建周礼的

制约，兵家奉行“以仁致胜的正道思想”，提倡“仁义

之兵”，“成列而鼓”，于是就出现了毛泽东所讽刺过的

“宋襄公蠢猪式的迂腐”。在这种“正道”思想指导下，

自然谈不上运用谋略了。由于人们还不能清楚地认识战

争的本质和规律，因此，军事谋略思想在较长的时间里



被禁锢于“仁义用兵”的硬壳之中。然而，战争的实践

无情地嘲笑了这种无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孙子提出

了以“诡道”取代“正道”的“权诈之兵”思想，在他

的军事巨著《孙子兵法》中，着重强调了战术上要灵活

多变、“示形”用谋、欺敌用诈等谋略思想。从此，谋

攻这一作战原则终于脱壳而出，谋略运用已经从“不自

觉”走上了“自觉”，从感性上升为理性，从而使谋略

真正登上了军事斗争的历史舞台，并开始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使战争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较高级的阶段。

战争实践使军事谋略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理论上

的研究、探索与总结又推动着谋略水平的发展。自“谋

攻”原则确立以后，在长达千年的古代战场上，以谋取

胜，便成了军事家们追求的最高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

标，他们便从理论上不断探索用兵法则、筹划布阵的奥

妙，使兵法原则得以不断发展、完善；从手段上不断创

新，学会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方面的条件，

总结出了一整套“示形”、用佯、诱敌就范的基本方法，

使谋略手段更加多样化和行之有效；在思维方式上，掌

握从相辅中求相成，又学会了从相反中求相成的途径，

从而使军事谋略在理论和实践上日趋完善。在这漫长的

历史进程中，古今中外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谋略家，

他们的谋略思想渗透和闪耀着军事辩证法的光辉。从大

量的谋略运用的实例来看，人们的谋略和战法运用已经

贴近、符合军事辩证法的要求，遵循了军事辩证法的基

本原理。只有谙熟军事辩证法的原理，懂得攻防、阴



阳、刚柔、奇正、虚实、强弱、得失、进退、迂直、胜

败等变化之理，才能掌握如何判断决策、如何避实击

虚、如何通权达变、如何捕捉战机把握枢纽出奇制胜的

艺术。

到了近代，火器取代了冷兵器，军队的机动能力日

益提高，战略战术有了新的发展，使得战场形势更加纷

纭繁杂。进入机械化战争时代后，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机

动能力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军队的作战能力剧增。在近

代和现代的战争中，在世界的许多战场上又上演了一幕

幕施展谋略、克敌制胜的生动活剧，丰富和发展了军事

谋略的手段和内容。值得一提的是，我军以马克思主义

哲学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在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军事

谋略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

先进思想，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

国特色的军事谋略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

军事学说，极大发展和丰富了军事谋略理论宝库。

随着现代科技的开发和运用，军事对抗的手段不断

发展变化，对抗的激烈程度、复杂程度日益增强，既为

“示形”、用诈拓宽了许多新的途径，又对军事谋略提出

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人类历史已跨入二十一世纪，人

类战争的形态正在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跃变，信

息化战争的显著特点是更加突出了“智战”，人们从来

没有像今天这样更加需要谋略思考。当人们开始把目光

聚集于军事谋略上时，忽然发现中国古老的兵家权谋重

放异彩。这当然不是历史长河的倒流，而是跃过一个新



是军事谋略的基本要素？

、为何“数”与“形”

的“螺旋”后的必然表现。虽然军事谋略的一些基本思

想原则有着较长的生命力，如隐真示假、示形佯动、制

造错觉、调动敌人、创造战机等活动和瞒天过海、声东

击西、围魏救赵、调虎离山等计谋思想，在今天乃至未

来都仍然适用，然而，随着技术条件的变化和斗争手段

的改变，那些不变的思想原则，也将在变动的环境中改

变其内容和形式。

谋略的花朵开放在活力对抗的激流中，我们应勇敢

地跳进时代的激流，在那里才是增长聪明才智的最好课

堂。新军事变革不是否定军事谋略，而是为施计用谋开

辟了更加广阔的天地。相信军事谋略这朵奇葩，必将在

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绽放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彩。

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

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

也。

《孙子兵法》

当我们沉浸于浩瀚的战争史之中，在为军事谋略家

们创造的奇迹而惊叹之时，一定还会为那些奇谋方略的

产生犯思索。其实，构成军事谋略的原料并不神秘，也



数中有术，术中有数”。可见，谋

很简单，那就是“数”与“形”。孙子曰：“声不过五，

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

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同样的道

理，军事谋略家们就是利用了这简单的两味原料，创造

出了无数令人赞叹的奇谋妙计来。这也正是军事谋略的

魅力之所在。

多处谈到“数”与“形”，而且专门写了

那么，什么叫“数”与“形”呢？从一般意义上

讲，就是客观事物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表现在军事

上，“数”是标志力量及各军事要素大小、性质、变化、

变换节奏关系的计量和计数；“形”则是力量及各军事

要素的配置编组、设置形式、所处位置、布势构图等方

面的表现和外露。在现代战场上，声、光、电、磁、

热，这类军事信息的新载体，同样可以用“数”与

“形”来概括。“数”与“形”紧密相连，相互依存，不

可分离。我国古代军事家孙武、孙膑在所著的兵书中，

都曾用大量篇章讲到“数”与“形”，《孙子兵法》十三

篇中，有

“计篇”和“形篇”，强调用数量分析来预见结局，以求

先胜之策；用示形来诈骗敌人，隐蔽自己的行动企图。

《三十六计》中讲：

略的产生过程，要进行定量分析、科学运筹，否则，胸

中无数就谈不上什么计谋。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

头”，也是要以心中有“数”为前提的。

武器装备的发展，不断改变着军队编制体制、战斗

队形的成分，促使战斗队形、配置方法发生变化，从而



益。

斗力就　　　　　　　　　　　　　　　

水列阵”，

形成新的作战规模和编成，作战任务的正面宽度、纵深

程度、兵力兵器密度、作战速度，以及持续时间等一套

表现为“数”与“形”的格式。军事谋略就是通过对这

些格式的排列和运用，对战斗单元进行合理编排组合，

采用恰当的配置形式，对各种力量进行正确部署和平衡

协调，以实现克敌制胜的目的。也就是说，“数”与

“形”是客观存在着的东西，谋略是建立在这些客观实

际之上的，并不是单纯思维活动的结果；但离开了正确

的思维与科学的决策，“数”与“形”只是干巴巴的形

式了，也构不成什么谋略。那么，谋略家是怎样用

“数”与“形”这些简单的砖块建造出奇异的“迷宫”

的呢？

首先，象征力量的“数”与“形”，同所处的空间

位置相结合，就构成了一定的“势”。换句话说，“势”

等于“形”与“数”乘以位能，即：势＝（形＋数）

背

位能。力量元素的排列组合方式不同，所表现出的

“形”就不同，所发挥出来的整体效益则有很大差异。

同样的力量处在不同的位置，可使力量发生巨大的增值

或减值。项羽“破釜沉舟”、韩信“

战斗能

地而后生，力量发挥了惊人的增值效

处于行军、宿营中或配置在阵地上，其战

同；处于锐气正盛之时和处于惰归之际，

采用直　　　　　　　　　　径庭。同样数量的火炮，全部部署一正面

力，与多面部署所形成的直射、斜射、侧射、

结合的效力相比，也很不相同。一个小分队

置之死　　　　　　　　　　　　　

同一支军队

大不　相

力大相

俯射

射的效

交叉

去直接抗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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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中说：“故善战

敌人的大兵团，即使可依托非常有利的阵地条件，也只

能起到迟滞敌人于有限时间内的作用，倘若深入到敌人

腹地去奇袭、偷袭，混水摸鱼，那则会收到打乱敌人阵

脚的功效。

其次，象征力量的“数”与“形”与示假隐真相结

合，便构成了虚与实的迷彩。在这迷彩中，又派生出强

与弱、劳与逸、众与寡、真与伪等相互对立而又统一的

形式。作为两种活力的对抗，决不应简单地以大小论胜

负。在这里，正确的决策，是取胜的根本；而正确的决

策，必须以对敌我双方情况（特别是力量情况）的准确

判断为前提。为了形成己方的正确判断和决策，造成敌

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失误，双方在进行力量抗争的过程

中，几乎都要集中自己方面的智力，用于示假隐真和识

假辨真。因此，双方智力的高低，常常最直接最鲜明地

表现在这个示假与识假，隐真与辨真的比赛之中，而比

赛的实质是趋利避害、避实击虚、乖其所之、我专敌

分。“数”与“形”通过示假隐真，表现为虚与实；虚

与实通过对方识假辨真，转化为观念上的利与害。虚实

之用者，谋攻之大法。《孙子

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

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避实击虚同趋利避害相一致，

都是施谋展策的基本思想。在这个基本思想指导下，产

生出许多具体的军事计谋，如围魏救赵、攻其必救，避

其锐气、击其惰归，以静待哗、以治待乱，以迂为直、

以患为利，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佯北勿



奇正千

从、穷寇勿迫，等等。

第三，在作战过程中，“数”与“形”镶嵌在一定

的作战原则、作战目标的框架中，可以排列出变化万千

的“奇正”魔方。奇正相生，如循无端之环。而军事家

设计的每一幅新的“奇正”协调图，都包含着一次创新

的谋划，又都不过是对自己手中的“数”与“形”进行

了一次新的排列。奇正相生，奇正相变，只不过是给我

们进行新的排列组合提供了一种思维上的启迪。本欲进

攻甲地，需示出进攻乙地之形；本欲向敌侧翼迂回，需

示正面强攻之形；本欲战，需先示之以和

百，变化无穷。大凡示出者，称之为有数有形，多为

正；藏隐者，称之为无数无形（从对方判断而言），多

为奇。奇正并用，明暗相托，方能使敌手感到高深莫

测，以利于我主动把握着自己的平衡，去打破敌人的平

衡。

总之，运用军事谋略，基础的东西是妙算、示形、

造势。其中的妙算，最重要的是识敌虚实，辨敌奇正，

破敌之势；示形、造势，无非是就自己方面对敌而言，

这自然离不开巧设虚实，活用奇正。可见，“数”与

“形”是构成和支撑军事谋略的最为基础的要素。然而，

尽管《孙子兵法》提出“数”与“形”两条思维线条并

用，奠定了全智全谋的理论基础，但“数”的概念在中

国古代军事学术理论的发展中，一直没有被放置到应有

的高度。自孙子之后的军事家，多不重视数学计算和定

量分析，于是，中国古代军事谋略思想在后来的发展



、军事谋略的特征是什么？

中，便没有沿着“数”与“形”铺设的“双轨道”前

进，致使兵法理论因因相袭，“示形用佯”、欺敌行诈反

成了军事家施韬展略的主要手段。同西方的军事学术相

比较，重诡道而轻计算，是中国军事谋略发展的独自特

点和历史缺陷。这正是今天我们研究和运用军事谋略所

应注意的问题。

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

⋯⋯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

毛泽东

军事谋略区别于一般谋略的最主要特征是“活力对

抗”。所谓的“活力”，主要是指能思维的活人，或主要

由这些活人组成的集团；所谓“对抗”，包括敌对双方

胶着在一起激烈拚杀的状态，也包括对峙、冷战的状

态，以及各种角逐、竞争的状态。基于此，军事谋略的

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欺诈性。“兵者，诡道也。”军事对抗本身就是

充满了欺诈。对于“谋略”一词，台湾曹元中写的《军

事谋略论》一书中说：“复照二字之支义：谋为欺骗；

略为计划之方策、方案、方法。则予以连贯解释：谋略

者，欺敌以方也。”在对抗中，一方总要设法伪装自己



的真实企图，或“示形”，或“用佯”，给对方造成虚幻

的错觉，使对方难以料定我的本意。所以，在狭义上

讲，军事谋略也可以说是一种欺骗术。没有欺诈，难以

创造战机；没有欺诈，如何诱敌就范；没有欺诈，奇正

无法相生；没有欺诈，虚实不可呼应。单纯的欺诈虽然

不是取胜的保证，但是在不影响行动的情况下，多用欺

诈的一方总能争得较多的有利条件。

二是动态性。在活力对抗中，存在着两种意志、对

策和两种相对智力、能力相向地作出反应性抗争，因

此，运用军事谋略实际上是处于“动态博弈”的过程，

就是说，双方都要不断地针对对方的行动、企图来设

计、变更自己的行动，即所谓的“行动导致反行动”。

我们经常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敌变我变”，就

是对这种“行动导致反行动”的思想反映。因此，军事

谋略在活力对抗的过程中，就表现为双方的智力角逐，

如同比宝斗法，甲出一招，乙必定想出一破法；这时甲

又会换一新法，而乙则因之而变⋯⋯这样交替下去，直

至一方被挤垮，或双方智竭力穷，达到一种新的平衡为

止。

三是目的性。军事谋略的目的性，主要表现在：一

方面，对抗双方每时每刻都在意图争取“致人而不致于

人”的主动地位。对抗双方或者“谋势”，或者“乘

机”，以追求主动。另一方面，对抗双方总是要争取以

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对抗双方既要迫使对方服

从自己的意志，又要实现或保全自己的利益要求，谋略



运用必须同时考虑到“趋利”与“避害”两个方面。因

此，追求“全胜”，胜于无形，成为军事谋略的最高境

界和目标。

四是双重性。军事谋略具有双重性的特征主要是

指：科学与艺术并存，风险与机会并存。虽然军事谋略

形成了许多带有共性的、稳定的原则、方法，而且随着

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对抗过程更加精确化、科学

化，但活力对抗终究不是一道能够预先精确计算出来的

数学题，始终会有“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不可先

传”的东西。这就是军事谋略的艺术性特征。同时，军

事斗争领域本身蕴含着极大的风险，局中人都为不失误

而求稳策，但在变化多端的局势中，双方意志、智慧的

撞击，必然会因“判断差”造成许多对抗缝隙线和空白

点。这对于一方是厄运，而对另一方则是机会。

五是发展性。谋略不只是辩证思维的产物，物质手

段的进步决定了谋略的时代方式。经验性谋略是在生产

力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不高、人的知识水平与认识能

力有限的古代社会必须依赖的方法。古人云：“吃一堑，

长一智”，因而中国古代谋略一般带有经验直观性谋略

的特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更新，作

战方式的变革，军事谋略逐步由经验直观性向科学程序

性发展；军事谋略方式由个体（智多星）向群体（智囊

团）发展；计算机辅助决策系统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使

得谋略方法也产生了新飞跃，等等。因此，虽然军事谋

略的一般思想、原则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但谋略方式是



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着的；我们在发扬古人谋略智慧

的同时，需要结合时代的特点和要求。

六是开放性。军事谋略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且

不说军事谋略的基本原理、原则等，在不同国家、民族

的军队中，甚至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军事领域内都有着

较强的普适性；就是跳出军事领域来看，它与其它领域

也有着诸多的相通之处，具有积极的指导借鉴作用。比

如说，如果我们把《孙子兵法》视为“舍事而言理”的

形成上的逻辑思辨之作，那么，一些人把《孙子兵法》

运用于企业管理、商业经营、外交斗争等领域，决不是

旁门左道，而应视为知识联网，是新的创造与求索。同

样，军事谋略也要善于从其它领域中大胆借鉴和汲取养

分，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这种开放性特征，是军事谋

略之花长盛不衰的原因所在。

此外，军事谋略还具有层次性、交叉性、随机性、

多变性等诸多特征，都是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军事谋略

这个“多面体”的刻画，但应着重把握“活力对抗”这

个基本特征，没有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的“活力对

抗”这一特定的形式和环境，便不会有军事谋略的产生

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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